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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遗产，遗产地需要定期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遗产地评估报
告，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遗产监测。

此前，良渚遗址管委会已打造良渚
古城遗址“数字驾驶舱”，采集文物本
体、环境气候、安全防范、自然灾害、游
客管理、社会环境等数据，为实时预警
和遗产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构建良渚遗址文物智慧治理
体系，良渚遗址管委会从文物发掘、
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文物利用四大
领域入手，打造“良渚遗址 5000+数智
应用”，聚焦文物全生命周期闭环管
理体系，推动文物资源禀赋有效转化
为文化发展动能。

其中，“良渚遗址文物安全巡查网

格智治”应用场景以“自然因素”“人文
因素”为小切口，与属地镇街、公安、林
水、气象等单位多跨协同线上全流程管
控，以基层治理网格化联动闭环管理、
多学科大遗址保护技术开发与运用、多
跨系统的创新集成与融合等手段为创
新亮点，旨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与堵点、难点，实现文物安全巡检、管
理、预警、处置、监管的网格化、全流程
闭环管控。

该应用入选2021年浙江省文物局第
一批“文物安全”应
用场景建设试点

“揭榜挂帅”项目名
单，致力于为全省
大遗址保护及文物
安全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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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与敦煌联合攻坚“潮湿环境土
遗址保护”难题，或将一改当前良渚遗
址展示的无奈。现在静静躺在地下、被
回填保护的更多遗址点，有望重现真
容，让访客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五
千年的辉煌。

但其意义不止于此。
目前，中国 80%以上的遗址本体

为土质，其中很多重要遗址都分布于南
方潮湿环境，如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
遗址，湖南里耶遗址、城头山遗址，浙江
河姆渡遗址等。放眼全球，日本吉野里
遗址、马来西亚玲珑谷地考古遗址、美
国卡俄基亚土丘历史遗址等土遗址也
都分布于潮湿环境中。

孙海波说：“假如我们能够尽早攻
克难题，意义将是世界性的，这将是对
全球文物界的贡献。”郭青林也持相同
观点。他说，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中的
理念、技术等存在共性。

让人欣喜的是，战略合作目前已经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良渚遗址管委会与敦煌研究院，携
手浙江大学等机构开展的老虎岭水坝
遗址和南城墙遗址保护修复，已经有了
一定成果。良渚向公众展示的遗址考
古发掘剖面，目前仅有这两处。

记者来到良渚古城遗址老虎岭遗
址公园时，碰到了正在现场作业的敦煌
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杨扬。今年 4 月，他们团队一行 4 人
从敦煌来到杭州，开始着手老虎岭水坝
剖面的保护与修复。

包括老虎岭遗址在内的良渚古城
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世
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走进白色
的保护棚，可以看到一段裸露的坝体被
玻璃罩住，坝体上有着很清晰的“草裹
泥”纹理。而两边的坝体则覆盖着泥
土。整个坝体保护的设计和施工，均由
敦煌研究院牵头。

杨扬告诉记者，对于老虎岭坝体的
保护，他们采用了封闭环境高湿保护和
回填保护两种方案。被玻璃罩着的一
段坝体，采用封闭环境高湿保护，用环
境自动控制设备模拟最有利于坝体保
护的湿度，坝体表面微生物治理则与浙
江大学团队合作；玻璃罩两边的坝体，
则采用回填的方式进行保护。

为何要对同一段坝体区别对待？
据介绍，一方面，访客通过玻璃罩能清
晰地看到“草裹泥”纹理，从而窥一斑而
见全豹，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老虎岭水坝

当时的营建工艺；另一方面，研究团队
在封闭环境高湿保护和回填保护两种
方式中均使用了传感器等监测设备，通
过这些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可以将两
种保护方式进行对比分析，更深入地进
行坝体保护研究。

从去年 5 月 8 日开始，由敦煌研究
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操刀”，对南
城墙遗址进行剖面展示后的首次系统
性保护修复工作，工作将持续两年。修
复完成后，南城墙遗址本体的面貌将最
大程度恢复到遗址出土时的状态，用最
本真的面貌，向世人诉说 5000 年的良
渚故事。

目前，上述两处遗址保护工程完成
了所有室内试验。老虎岭顶部防渗排
水及绿化、南城墙本体表面微小裂缝修
补等工作也已完成，有效防止了雨水冲
刷、渗漏给遗址剖面带来的影响。

对于此次携手攻坚，郭青林表示：
“我觉得应该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同时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老的问题解
决了，新的问题肯定又来了。”

“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攻坚，是此次
良渚与敦煌合作的关键，但并非全部。依
托敦煌研究院在土遗址、石窟寺、文物数
字化保护研究以及文化弘扬方面的经验
和实力，双方将共同开展项目建设、课题
研究、人才培养等，通过多层次、高水平、
长期性战略合作，实现两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比如，依托于敦煌研究院的国家古
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刚刚在良渚设立了东南分中心。这
一国家级平台的落地，将为双方常态化
开展文物保护实验、研发文物保护技
术、交流共享理论方法成果提供保障。

再如，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
护、人才培养方面也将给予良渚遗址管
委会支持，通过学者互访、学习交流、人
员培训、挂职锻炼、研究生培养等方式，
促进业务交流。

为推动合作有效落地，双方建立联
合工作机制，组成联合工作组，将每年
召开一次高层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推进
双方合作的有关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合
作中的重要问题。

“通过借力，我们要搭建自己的科
技保护平台，不断加强人才引育和科研
力量，最终实现合作到主动研究到技术
输出的跨越。”在孙海波看来，良渚有能
力也应当成为浙江乃至中国科技文物
保护领域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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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两大世界遗产的牵手。
7月6日是第三个“杭州良渚日”，

正值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3 周年，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良渚遗址管委会”）与敦煌研
究院达成了战略合作。

良渚牵手敦煌，最关键的是要联

合 攻 坚“ 潮 湿 环 境 土 遗 址 保 护 ”难
题。这是一个文物保护领域的世界
性难题，全球范围内尚未有成熟解决
方案。

为何要攻坚这一世界性难题？良
渚与敦煌将怎样开展合作？带着诸多
问题，记者走进良渚，开始多方探寻。

7 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城址区）满目翠绿，目之
所及都是高低起伏的小土丘。很多人
形容良渚是“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
一片”。

此言不无道理，良渚遗址一直有
个棘手的问题待解。

同为世界遗产，敦煌、兵马俑，看
完之后让人觉得“不虚此行”，且惊叹
中国古代文化的宏伟与精美；但参观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后，很多人会表示：

“这就看完了？”
“这的确是我们现在的一大痛

点。因为绝大多数已发掘的遗址都被
回填保护，埋藏在地下。比如，迄今为
止已知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反山王陵遗址、当时能工巧匠集聚的
手工业作坊遗址、比良渚古城营建时
间更早的瑶山祭坛遗址等，都在发掘
后进行了回填保护。”杭州良渚古城遗
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孙海波
很无奈，对于良渚遗址这类土遗址来
说，游客看不到真实的遗址面貌，普通
人很难凭空想象 5000 年前良渚古城
的宏伟。

孙海波告诉记者，良渚遗址是分
布于南方潮湿环境中的古代土遗址，
由于目前缺乏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的
成熟技术，裸露展示会给遗址本体带
来一定的影响。“保护第一，展示和利
用都是在保护好遗址的前提下才能进
行。就目前来说，回填是最好的保护
方式。”孙海波话语间不无遗憾。

南城墙展示点是目前公园（城址
区）里唯一真实裸露展示考古发掘剖
面的点位，访客可以现场看到良渚古
城城墙的完整剖面结构。结合讲解，
基本能够直观了解良渚古城城墙的营
建工艺。虽然遗址点上方已加盖了开
放式保护棚，但南城墙仍出现了裂隙、
渗水等，需要保护修复。

良渚并不是孤例。目前国内南方
不少土遗址采用加盖封闭式、半封闭

式保护棚的方式进行展示，也会出现
渗水、微生物病害等保护问题。

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为何这么
难？

“潮湿环境下考古现场史前土遗
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是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其同名书展示了该项研
究成果，在此书中记者找到了如下论
断——“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之所以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主要原因是土
遗址本身就是极为脆弱的一类文化遗
产，加之所在潮湿环境中水的作用，导
致了其极难保存”，“潮湿环境土遗址
的保护技术成为文物保护技术中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采访中，只要提及“潮湿环境土
遗址保护”，记者就会听到一个字——
水。上述书籍作者之一、敦煌研究院
副院长郭青林告诉记者：“最难解决的
就是水的问题。”这里说的水，包括大
气降水、空气中的水分、地表水、地下
水等。一个“水”字背后，是一项体系
庞大且复杂的科学研究。

科学判别土遗址所处环境的干湿
程度，在土遗址保护中至关重要，因为
这直接关系到所采取的预防和保护措
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但这种科学判
别，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容易。判定良
渚遗址的干湿环境一度就很难。

以前一般会用降水量、空气湿度、
潮湿系数、土壤含水率、森林覆盖率五
项指标划分，但用降水量划分，良渚遗
址属于潮湿环境；用空气相对湿度划
分，则属于湿润环境；用森林覆盖率划
分，又属于过湿环境。这就需要引入
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潮湿环境下考古
现场史前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引进了“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计
算结果表明良渚遗址对潮湿区隶属度
最大，故判定其属于潮湿环境。

孙海波相信，“地下气象万千，地
上土丘一片”的现状，在不久的将来会
发生改变。

重宝深埋
潮湿环境导致保护难

现代文物保护是一项领域多跨、系
统复杂的工作，土遗址保护就涉及地
质、土木、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在
这方面，良渚起步不久，而敦煌已经研
究了几十年。

“敦煌研究院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
石窟寺和土遗址保护研究最有实力的
保护科研单位，拥有国内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对于敦煌，良渚遗址管理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不吝赞美之
词。她说，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物
保护利用、文化旅游开发等方面，敦煌
研究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许多经
验做法值得良渚学习借鉴。

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
大中心性遗址之一。从上世纪30年代
的施昕更等人开始，一代又一代良渚文
化工作者，立足脚下这块厚土，在遗址保
护研究、传承利用的路上薪火相传。现
在，保护利用的现代化显得愈加重要。

良渚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良渚遗址管委会与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机构开展多学科遗址保护研究。与敦
煌研究院“牵手”，是良渚遗址管委会战
略合作“朋友圈”的又一次扩容。

其实，在战略合作签订之前，良渚
与敦煌就已在不少领域开展合作。郭
青林记得，大约10年前，敦煌研究院就
开始关注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一些工
作人员会在良渚长期做一些保护研

究。在敦煌研究院牵头的“潮湿环境下
考古现场史前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
究”课题中，良渚遗址便是重点研究对
象之一。

对敦煌研究院来说，良渚也是上佳
的合作对象。此前，在土遗址保护方面
的研究和实践，敦煌研究院多开展于西
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潮湿环境中的土
遗址保护研究仍是理论研究多于实践，
良渚遗址将成为一块重要的“试验田”。

“越有价值的文物，需要我们投入的
精力越大，保护措施也要越完备。而良渚
遗址就是一个价值很高的遗址。”郭青林
表示，敦煌研究院团队在全国各地进行研
究、保护，会将良渚“作为一个重点”。

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文物保护技
术的研发，也需要完善的资金保障。而
这一方面，良渚显然也有着“天然优
势”：除了财政专项经费，良渚古城遗址
所在的余杭区，开创性建立了土地出让
金反哺文物保护机制，即以良渚新城范
围内每年土地出让收入的 10%反哺良
渚遗址保护。

而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赋予此次
合作一层“浪漫色彩”。在7月6日当天
的讲座中，他说，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
院长常书鸿和第三任院长樊锦诗都是
杭州人。当年他们致力于敦煌的石窟
考古和科学保护工作，战风沙、住窑洞、
爬脚手架，在没有自来水的环境里，几
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筚路蓝缕开创
了敦煌石窟艺术保护的基业。“敦煌研究
院和杭州有天然的联系。”苏伯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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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在良渚南城墙遗址进行修复。 受访者供图

访客透过保
护玻璃观看老虎
岭 水 坝 遗 址 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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